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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智君
〔摘 要〕作为东亚最大的国家，清政府在朝贡时代，对海上遭风船舶和漂
流民的救援，与其宗主国的地位非常相称。最彻底的救助对象，是肩负着政治使
命的贡船和船员，以及护送中国遭风漂流民回国途中再次遭风漂流的外国船只，
救助数量最多的是海上往来频繁的商船和船员。由亚洲大陆与西北太平洋第一岛
链围成的海域，即黄海、东海和南海所在的区域，相当于亚洲的地中海。大国与
小国，虽然从表面上看，地位并不平等，但本质上并没有形成大国殖民小国的关
系，因此，相距遥远的岛国吕宋，才会想方设法要加入这一朝贡体系。西方殖民
者的出现，使得东亚传统的地缘政治关系和海上国际救助体系，被彻底打破。尤
其是英国入侵后，原本是大清国通过海上救助 “宣示圣恩，俾该国之人咸知我
皇上怀柔怙冒之至意”的区域，转眼间变成了各国相互厮杀的战场。原本被列
为“化外之民”的台湾原住民，因他们生存的“化外之地”，有别于清政府建章
立制的“教化之区”，而成了西方列强急于趁机掠取的 “无主空间”。清政府被
迫改变现状，“开山抚番”，以保住外洋岛屿。然而，清政府的这一举措，固然
顺应了国际地缘政治关系的转变，却没法改变自己日趋衰落的国势。最终台湾还
是在大清国的手里，被东亚新霸主日本吞并。台湾外国漂流民的政府救助制度的
变化，如一面镜子，清楚地反映了有清一代东亚海域国际地缘政治的风云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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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Qing court＇s rescue of boats and survivors of shipwrecks matched its position as
the biggest country in East Asia． Ｒescues were offered to foreign mission boats and their passen-
gers，although a majority of them were merchant boats． The sea area covering Yellow Sea，East
China Sea and South China Sea，which is surrounded by the Continent of Asia and the first island
chain in the Northwest Pacific Ocean，is just like the“Mediterranean Sea”，in Asia． Although
the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tributary states seemed unequal，they were not colonial re-
lations． Thus Luzon，which was further away from China，tried to join the tributary system． How-
ever，these traditional geopolitical rel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salvage system were broken by west-
ern colonialists． This was especially so after the invasion of Britain，which transformed this area
that used to be under the protection of the Qing Court into a battleground of western powers． Tai-
wan，which was regarded as an underdeveloped region far away from the central government，be-
came the plunder of western invaders． In order to defend its sovereignty over the islands，the Qing
Court was forced to develop the residential area of the aboriginal peoples in Taiwan． However，
this measure did not change the deteriorating fate of the Qing Court． Taiwan was finally occupied
by Japan，a new power in East Asia． The change of salvage policy towards foreign survivors of
shipwrecks in Taiwan mirrored changes in the international geopolitical relations in East Asia．
Keywords:Taiwan Island;Foreign Survivors of Shipwrecks;Governmental Salvage;O-
verseas Territory
引 言
清康熙二十二年 (1683)秋，盘踞在台湾的郑氏集团归顺，台湾岛成了清政府管辖
下的最大外洋岛屿。尽管历史上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始终在台湾岛居民中所占比例最
高，但在郑氏归顺之前，台湾经历了荷兰、西班牙和郑氏政权的统治，因此收复后的台
湾，需要清政府在台湾建立一整套国家权力机构，可谓建章立制，教而化之。比如地方行
政机构的建立，军事防御系统的构筑，行政区划制度的施行，科举考试制度的设立，财税
系统的完善等等。对于从福建泉州、漳州和广东潮州、汕头等地迁居台湾西部平原地区的
居民来说，这样的一套制度，尽管有一定适应难度，还是可以被接受的。但生活在台湾岛
东部的原住民，包括生番和熟番，则有一套自我管理的制度，因此，拒绝清政府强加给他
们的地方行政管理系统。这样，在清政府的管辖下，台湾岛形成了建有地方行政系统的
“教化之地”和尚未建章立制的“化外之地”两大政治空间。可见清政府对外洋岛屿国土
的管理，其实是不完整的。在大陆内部，管理不完整或不彻底的民族区域，清政府是通过
建立类似民族自治性质的土司制度，并通过改土归流的办法，最终把这些地区整齐划一地
归并在清政府的地方管理体系内。即便有类似大小金川和苗疆等民族独立事件发生，清政
府凭借其强大的武力征服和内部瓦解，都在短时间内平定了 “叛乱”。而对于生番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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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则划定土牛番界，禁止番人出，汉人进，成为法外之区。
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尤其是在殖民者的触角伸向中国的时候，台湾岛从传统的外
洋之岛，转变为海上各种势力交汇的战略要地。清政府管辖外洋国土不够彻底的缺陷，便
日渐显露出来。欧美诸国及近邻日本，都想利用这一制度漏洞，趁机吞并台湾，从而在西
太平洋第一岛链上，建立一个远东战略支点。
西北太平洋海域，受季风气候和热带气旋的影响，无论是大陆、岛屿还是半岛国家的
船舶，都很容易遭风，从本国漂向他国，成为国际性事件。台湾岛所处的位置，恰好是其
北方的日本、朝鲜和琉球，西部的中国大陆，以及南方的吕宋、越南等国的遭风船舶最易
漂至的位置。清朝后期，在中国近岸航行的遭风欧美船舶，也加入到这个行列。因此，梳
理清政府救助外国遭风船舶和漂流民的历史，有助于我们了解清政府对外国际关系转变的
具体时间和影响因素。
有关台湾岛救助国际遭风船舶和漂流民的历史，汤熙勇、刘序枫、松浦章、刘迎胜等
先生，做了大量的资料整理和分析研究工作。〔1〕 本文以《明清宫藏台湾档案汇编》为主，
举例分析不同国家遭风船舶的主要漂流路线，影响漂流路线的风场与洋流系统，以及救助
制度变化的国际背景，从而揭示清政府外洋国土管理理念的转变过程。本文以宫藏档案作
为分析研究的基础材料，是因记录在案的遭风事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要比未记录的事
件更具政治意义。清宫档案清楚地记录了政府决策出台的目的、协商过程和最终执行的情
况。尤其是地方官员的奏折和皇帝的朱批和谕旨，能够清晰地反映清政府与相关国家之间
的关系亲疏，故而是研究清代国际关系的第一手史料。
一、朝贡时代台湾的外国漂流民
散布在太平洋上大部分有淡水的岛屿，都是有人类居住的。人类能踏上这些岛屿，与
早期大陆或周边岛屿居民遭风漂流不无关系。台湾也不例外，其原住民，既有来自中国大
陆和朝鲜半岛，也有来自日本群岛、琉球群岛及菲律宾群岛。至清代，还有不少民众从这
些地方遭风漂至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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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汤熙勇:《清代台湾外籍船难与救助》，载《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山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9 年，第 547 － 583 页。《清代前期中国における朝鲜国の海难船と漂流
民救助について》，载《南岛史学》，2002 年，第 59 号，第 18 － 43 页。《清代中国におけるべト
ナム海难船の救助方法について》，载《南岛史学》，2002 年，第 60 号，第 36 － 56 页。汤熙勇、
刘序枫、松浦章主编:《近世环中国海的海难数据集成:以中国、日本、朝鲜、琉球为中心》，台
北: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1999 年。刘序枫: 《清代档案中的海难史料目录 (涉外篇)》，
台北:“中央研究院”，2004 年。刘序枫:《清代档案与环东亚海域的海难事件研究:兼论海难民
遣返网络的形成》，载《故宫学术季刊》，2006 年，第 3 期，第 91 － 126 页。刘迎胜:《乾隆年间
清政府处理朝鲜海难事件案例研究:看待宗藩关系的另一种视角》，载氏著《海路与陆路:中国时
代东西交流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 126 － 142 页。
(一)来自吕宋岛的漂流民
台湾与菲律宾的吕宋岛之间，相隔宽度约为五百里的吕宋海峡，每年的五月到九月，
盛行西南季风。这一海域又有强大的黑潮暖流及其台湾海峡分支，由南向北运行。因此，
在吕宋岛北部航行的船舶，一旦因遭遇强对流天气或台风而失控，很容易向北漂流，进入
台湾海峡，最终在海峡两岸停泊 (见表 1)。
表 1 清代吕宋遭风漂至台湾的船舶及人员统计表〔1〕
年代 放洋时间地点 漂至时间地点 搭载人数
死亡
人数
资料来源
乾隆五年
(1740)
六月
初三
苏禄
六月
二十
一日
凤山县
岐后
外海
番 夷 12
名， 中 国
人 25 名
无
乾隆五年七月十二日，
巡视台湾监察御史舒辂
奏折
乾隆十四年
(1749) 吕宋
六月
二十
二日
淡水
大溪墘
番黎共 33
名
无
乾隆十四年七月三十日，
福建巡抚潘思榘奏折
乾隆二十年
(1755)
五月
初十
吕宋
五月
二十
三日
金门
金龟尾
26 名 无
吕宋
五月
二十
九日
厦门 20 名 无
二月
吕宋
猫利
腊洋面
五月
二十
七日
台协中
营大港
口外汕
25 名 无
吕宋
五月
二十
六日
澎湖
左营销
管港汛
番人、番妇、
番孩 20 名
无
乾隆二十年九月十九日，
福建水师提督李有用奏
折
与台湾本岛周边国家相比，来自吕宋的漂流民数量是最少的，宫藏档案中总计有三份
奏折涉及吕宋漂流民的救助问题，集中在乾隆朝。乾隆五年 (1740)闰六月二十五日，
“据台湾水师副将王清报，据防守打狗汛右营把总林胜报称，本月二十一日，有双舵夷船
一只，飘流到汛，查系苏禄国差番目鸟人皆色爹，同汉人伙长马灿，舵工廖受，配带水手
番丁九名，共十二人，驾船内载遭风难民送回内地，于本年六月初三日，在苏禄放洋，被
风飘括，延今月余，水米俱无，布篷吹破，不堪驾驶，随风飘流，在岐后外海适遇小船，
雇引到汛湾泊。”其中遭风漂到吕宋的两批人，分别是福建泉州府晋江县和漳州府海澄县
人，“把总胜查明，该番船内系渡载晋江县商船户蔡长茂，该船户于上年十月二十一日，
在鹿耳门放洋，遭风飘至番界，船身击破，存活十人。又杨兴发系海澄县商船户，因往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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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海峡两岸出版交流中心编:《明清宫藏台湾档案汇编》，北京:九州出版社，
2009 年。
禄国生理，不意该船到港冲礁砧沉，存活十五人，共二十五人。”苏禄国护送中国人的主
要目的是与中国进行朝贡贸易，据台湾镇总兵何勉奏折:“臣等文武公同慰劳，赏给绸布
食物等项，该番目人等欣呼踊跃，口称:‘我国感沐皇恩浩荡，国王苏老丹麻喊末呵禀月劳
咛，因雍正四年 (1726)祖父苏老丹母汉水母粒律林，曾遣番丁进贡，荷蒙先帝宠赐龙
物，慰谕使臣，我国顶戴不忘。今欲仍效祖父，差丁朝贡，不敢冒昧轻进，我国王有书，
令我载送众人回唐时，到水师提督海道衙门投递，恳求奏请皇上，恩准朝贡，我国不胜愿
幸。’等语。”〔1〕
类似的事件也发生在乾隆十四年 (1749)六月二十二日，“据庄民贝干忠具报，有飘
流番船一只，到大溪墘海中外汕泊住，另有舟古仔小船一只，番人自载行李，上岸求救，
随会同营汛查验，系吕宋番船，大小桅俱砍断，尾柁砍去一半，船身无破，番黎共三十三
名，查其船内装载白米六七百石，大小夹板箱，共十八个。其小夹板二个，一装贮番银三
小布包，一装贮番银二大布包，约计二千余员。其大夹板十六个，系装贮番衣，并烟货杂
项，又番铳七支，黄牛子二只，番布三捆，宋肉脯数百斤，小猪一只，瓮二个，封固。”
这艘遭风船舶，完全是以贸易为目的，在开往中国的途中遭风，漂至台湾。“又该国番备
汉字书四封，上写投缴厦门水师提督、兴泉永道水师中军、厦防同知各衙门，开看拆阅，
番书一封，内开:尝闻两洋虽隔，一苇相通，声闻邻国丰年缺少，米谷高价，人间困苦，
各往采籴，弟思之念及连邦之爱，切备土食、生珍、白米千余石，即令使者运载，以赴国
内人间贷进发粜，或价高低，以随行前，勿遗相弃，不敢不遵。上启福建分府，许察夺施
行，宋国敝臣，即一示知办叩。”〔2〕
乾隆二十年 (1755)漂到台湾的吕宋船舶，是在其国内贸易的途中遭风的，而且很
有可能是在同一次比较大的强对流天气中遭风，因此分别于五月二十三至二十九日，短短
的六天之内，漂至金门、厦门、台湾本岛和澎湖列岛。〔3〕
清初，对欲朝贡贸易并送难民回国的船只，舒辂奏:“伏思外夷趋义，自古罕闻，今
苏禄国能远冒风涛，诚请入贡，并送难民，此皆世宗宪皇帝仁恩遐畅暨我皇上御极以来，
盛德大业化行无外之所致也。”〔4〕 因此，他 “遣人役送其归船，料理篷具，资给口
粮”〔5〕，“并拨官兵防护，毋许地棍赴船骚扰，一遇风顺，立即派配熟练舵工，与其帮驾，
仍移行沿海营汛，遣拨兵船接送来厦。”〔6〕 对其所带货物和朝贡贸易要求，也是特别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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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明清宫藏台湾档案汇编》第 15 册，“乾隆五年七月十二日，台湾镇总兵何勉奏折”，第 263 － 265 页。
《明清宫藏台湾档案汇编》第 29 册，“乾隆十四年七月三十日，福建巡抚潘思榘奏折”，第 241 －
242 页。
《明清宫藏台湾档案汇编》第 37 册， “乾隆二十年九月十九日，福建水师提督李有用奏折”，第
89 － 93 页。
《明清宫藏台湾档案汇编》第 15 册，“乾隆五年七月十二日，巡视台湾监察御史舒辂等奏折”，第
258 － 259 页。
《明清宫藏台湾档案汇编》第 15 册，“乾隆五年七月十二日，台湾镇总兵何勉奏折”，第 265 页。
《明清宫藏台湾档案汇编》第 15册，“乾隆五年七月二十五日，福建水师提督王郡奏折”，第 277 －278页。
待:“业经督抚诸臣饬令地方官，将苏禄国来人抚绥安顿，其恳求朝贡之处，应听督抚具
奏外，惟查该国来人带有花刀、玳瑁、海参、蚌壳等物，计应输税银六十余两。案查向
例，凡外国船只，如系贡使，其来回所带货物，俱系免税，若贸易船只，例不宽免。今该
国虽非朝贡，然亦非贸易而来，实因闻系内地难民，不惜盘费，不惮险阻，远涉风涛，遣
人伴送回籍，其慕义效诚之意，自当优恤。臣仰体皇仁，援照贡使之例，谕令该口委员，
免其输税，至将来回棹时，所置货物一体照贡使例宽免，并严行稽察，牙行、胥役不得稍
有撞骗、需索情事，务使番人得受免税实惠，仍传谕通事人等宣示圣恩，俾该国之人咸知
我皇上怀柔怙冒之至意。”〔1〕
在清初，不仅有泉州、漳州两地人民与吕宋往来贸易，也有不少人定居在吕宋，如乾
隆二十年五月遭风的船户，“番名郎夫西，又名林伯，伊父林登在一咾口戈娶番妇为妻，生
林伯，闻祖籍系福建龙溪县，从未回闽，此次系遭风而来。”〔2〕由 “译询番语”〔3〕 来看，
台湾也有人掌握吕宋的语言。因此两地贸易往来频繁，遭风漂流的吕宋人都是从台湾被护
送到厦门，搭乘贸易船舶回国。“吕宋番黎情愿在厦附搭商船返国，据值月铺户李鼎丰等
复称，有龙溪船户林顺胜往贩宋腒月劳，船户郭元勋往贩一咾哥，愿将番黎搭回吕宋。
……俱于十二月十八日登舟，按名资给口粮，发给自买货物，挂验出口，该番黎感激皇上
生全之德，莫不叩头称谢。”〔4〕
(二)来自朝鲜半岛的漂流民
清代从朝鲜漂至台湾的船舶，由地方官员奏报到朝廷的总计 6 起 (表 2)。从时间上
来看，主要集中在冬季风占优势的冬半年，尤其以正月居多，占到三分之二。漂流时间从
数天到三个月不等。导致船舶遭风的主要因素是冬季强劲的西北风，不时爆发的冷锋天气
系统，以及冬季自东北向西南流动的沿岸流。因此，遭风的部分船舶，由东北向西南，漂
向台湾北部淡水县境内的海域。
表 2 清代朝鲜遭风漂至台湾的船舶及人员统计表〔5〕
年代 放洋时间地点 漂至时间地点
搭载
人数
死亡
人数
语言 资料来源
乾隆十七年
(1752)
正月
十日
黑山
岛
四月
初六
淡水中
港老衢
崎岭下，
咸水港
仔海边
7 无
该难民不通汉
音，内有一人
能写汉字
乾隆十七年
四月初九日，
闽浙总督喀
尔吉善等奏
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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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明清宫藏台湾档案汇编》第 15 册，“乾隆五年八月二十九日，福建将军策楞奏折”，第 294 － 296 页。
《明清宫藏台湾档案汇编》第 37 册，“乾隆二十年九月十九日，福建水师提督李有用奏折”，第 90 页。
《明清宫藏台湾档案汇编》第 37 册，“乾隆二十年九月十九日，福建水师提督李有用奏折”，第 89 页。
《明清宫藏台湾档案汇编》第 30 册，“乾隆十五年正月二十六日，福建巡抚潘思榘奏折”，第 172
－ 174 页。
据《明清宫藏台湾档案汇编》整理。
年代 放洋时间地点 漂至时间地点
搭载
人数
死亡
人数
语言 资料来源
乾隆二十三
年 (1758)
正月
初三
日
珍岛
(津岛)
正月
十四
日
台湾
淡水
地方
41 无 此内有能书汉
字者
乾隆二十三
年四月十五
日，闽 浙 总
督杨应琚奏
折，福 州 将
军新柱奏折
道光二年
(1822)
九月
十二
日
朝鲜国
节罗海
南岛
十月
十二
日
淡水大
安港海
汕搁浅
击破
9 无
该难夷等有粗
晓汉字者，遂
令书写
道光三年二
月二十七日
闽浙总督赵
慎畛奏折
道光十一年
(1831)
正月
二十
二日
朝鲜
江京
二月
十四
日
淡水青
水外洋
9 无
船内夷人九名，
音语不通，授
以纸笔，该夷
人自书系朝鲜
国全罗道海南
县居住
道光十一年
五月十一日，
闽浙总督孙
尔准奏折
道光二十一
年 (1841) 云岩
八月
二十
七日
淡水三
貂港外
鼻外洋
11 无
传同琉球通事
译讯，言语不
通，省中招募
亦无通晓夷语
之人，授以纸
笔，俱不能书
写供词。
道光二十二
年二月二十
七 日，福 建
巡抚刘鸿翱
奏折
同治九年
(1870)
正月
十八
日
康津九
江浦
二月
十六
日
台湾
白沙墩
15
其水
手佐
成突
1 名
在船
饿毙
缘闽省并无通
晓朝鲜国夷语
之人，莫从译
讯，惟该难夷
内有朴春绿一
名，略知汉字，
授以纸笔，令
其书写
同治九年四
月十六日闽
浙总督英桂
奏折
虽然闽浙总督杨应琚乾隆二十三年 (1758)上奏说:“臣查朝鲜属国，臣事天朝，最
为恭顺。今远飘至闽，自应优加体恤。”〔1〕 但台湾本岛，乃至整个福建，与朝鲜鲜有商业
往来，这与福建和吕宋之间频繁的商业贸易形成了鲜明对照。因此，大凡漂到台湾的朝鲜
籍漂流民，都无法通过翻译来了解其从何而来，好在朝鲜语中有许多汉字，六起船难中，
就有五只船中有人会书写汉字。大多数遭遇船难的朝鲜人正是依靠自己书写的汉字被清政
府地方官员识别出来的。乾隆二十三年 (1758)四月十五日福州将军新柱奏:“正月十四
日，有外番男妇四十一名口遭风，飘至淡水社地方，查问音语不通，写字向问，内有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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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明清宫藏台湾档案汇编》第 40 册，“乾隆二十三年四月十五日，闽浙总督杨应琚奏折”，第 439
页。
能书汉字，据开系朝鲜国人，行船生理。上年十二月十五日，自海南驾船至津岛，装载白
米往南塘浦交易，将米发卖，制买竹笠等物。于本年正月初三日开船，回至洋中，陡遇狂
风，飘收至此。船只冲礁击碎，各人仅带随身衣物，扶板登岸得生，货物船只一并漂流无
存。”〔1〕 漂流民姓甚名谁，漂流事件的来龙去脉，都写得清清楚楚。惟一一船不懂书写汉
字的漂流民，也是通过汉字腰牌识别身份的。道光二十二年 (1842)二月二十七日福建
巡抚刘鸿翱奏:
窃臣于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十三日准，据台湾镇道咨报，道光二十一年
(1841)八月二十七日，淡水三貂港外鼻外洋，漂来小渔船一只，被风击碎，有
难夷十一人凫水倚岸得生。缘台地并无通晓夷语之人，无从译讯，授以纸笔，又
不谙书写，经镇道督同府厅妥为抚恤，派拨兵役，将难夷护送内渡办理等由，经
臣行司转饬译讯详办。去后，兹据藩司曾望颜详称，据福防同知褚登会同署闽县
王江、署侯官县陈圲详称，传同琉球通事译讯，言语不通，省中招募亦无通晓夷
语之人，授以纸笔，俱不能书写供词。惟查该夷内有三人各带镌刻汉字腰牌一
面，一镌灵岩崔纯彦，乙丑生揪子岛;一镌灵岩崔梦乭闲良戊辰;一镌灵岩闲良
李欣□甲午效子，其闲□效三字模糊不清。查海外诸夷，惟朝鲜、日本、琉球、
越南各国通晓汉字，又朝鲜国色尚白，又一统志中载:朝鲜全罗道领郡三，曰云
岩、古埠、珍岛。今该难夷中间有服色纯白者，其所带腰牌又有汉书云岩地名，
似为朝鲜国夷人，由司转详请奏前来。〔2〕
由于福建与朝鲜贸易往来很少，无法通过商船将其漂流民护送回国，因此，几乎所有
的朝鲜漂流民，都是从台湾鹿耳门护送到厦门，再由厦门护送到福州，然后由福州沿陆路
护送至京城，俟有朝鲜国使臣或贡船回国，附搭遣回。如道光三年 (1823)二月二十七
日闽浙总督赵慎畛奏: “臣查该难夷等在洋遭风漂流，情殊可悯，现经饬司照例给与口
粮，加意抚恤，不使失所。确查朝鲜国海道相距闽洋甚远，向来商贩不通，无船可附，应
请将该难夷金光宝等，遴委妥员，护送进京。俟有该国贡使之便，饬令带回，以仰副圣主
怀柔远人至意。”〔3〕
(三)来自琉球的漂流民
从琉球漂至台湾的船舶，从地方官员的奏折来看，主要集中在嘉庆七年 (1802)至
同治十年 (1871)之间，共计 15 起 (见表 3)。考虑到道光二十年 (1840) ，中国海洋地
缘政治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同治十年 (1871)琉球国漂流民在台湾被杀事件，
留待下文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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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明清宫藏台湾档案汇编》第 40 册，“乾隆二十三年四月十五日，福州将军新柱奏折”，第 445 页。
《明清宫藏台湾档案汇编》第 166 册，“道光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七日，福建巡抚刘鸿翱奏折”，第
306 － 307 页。
《明清宫藏台湾档案汇编》第 137 册，“道光三年二月二十七日，闽浙总督赵慎畛奏折”，第 390 －
391 页。
表 3 清代琉球遭风漂至台湾的船舶及人员统计表〔1〕
年代 放洋时间地点 漂至时间地点
搭载
人数
死亡
人数
语言 资料来源
嘉庆七年
(1802)
十月
十五
日
琉球
姑米山
头号
贡船?
漳州? ? ?
二号
贡船
十一
月十
二日
淡水鸡
笼大武
仑外洋
80 名 无
兹据译讯
嘉庆八年二
月 二 十 日，
闽浙总督玉
德等奏折
嘉庆十一年
(1806)
十月
初九
日
琉球国
姑米山
头号
贡船
十月
十三
日
山县枋
寮洋面
116 名 无
二号
贡船
十月
十四
日
澎湖
吉贝屿
82 名 无
嘉庆十一年
十一月二十
五日
福州将军赛
冲阿奏折
嘉庆十五年
(1810)
二月
二十
一日
日本武
藏江户
三月
十四
日
彰化县
塭仔藔
海边铁
板沙汕
14 名 无
臣传该难番等
询问，语言不
通，又无通事，
惟内有水手善
藏、新助二名
粗识汉字，当
令 自 书 各 名，
并写出漂到台
湾原委，文义
不甚明晰，且
多别字，约略
大意
嘉庆十五年
四月二十三
日，闽 浙 总
督方维甸奏
折
嘉庆十五年
(1810)
十月
十七
日
琉球国
麻姑山
二十
三日
台湾南
路番地
四浮銮
洋面
42 名
病故
淹毙
并被
生番
戕害
25 人
于五月十六日
行至番地，遇
不识姓名生番
赶逐，因言语
不通不能分诉，
山田筑、野国
锦宫良三名因
病 不 能 跑 走，
被 生 番 杀 死，
余俱逃避，
嘉庆十七年
四月二十五
日，闽 浙 总
督汪志伊等
奏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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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据《明清宫藏台湾档案汇编》整理。
年代 放洋时间地点 漂至时间地点
搭载
人数
死亡
人数
语言 资料来源
嘉庆二十五
年 (1820)
七月
十五
日
琉球
那霸
七月
二十
八日
淡水鸡
笼大武
仑澚
18 名
平良
即世
波一
人因
病身
故
道光元年二
月二十九日，
福建巡抚颜
检奏折
道光五年
(1825)
九月
二十
四日
琉球国
那霸府
十月
初七
日
台湾噶
玛兰苏
澳马赛
地方
30 名 无 据署福防同知
张腾译讯得
道光六年四
月二十二日，
闽浙总督孙
尔准奏折
道光十二年
(1832)
十一
月初
四日
琉球国
那霸府
十一
月二
十四
日
台湾噶
玛兰龟
山外洋
4 名 无
言语不通，授
以笔纸，未能
书写
道光十三年
五月十九日，
福建巡抚魏
元烺奏折
道光十三年
(1833)
正月
初五
日
琉球国
那霸府
正月
二十
三日
台湾噶
玛兰南
风澳山
南之触
奇犁地
方
10 名
淹毙
1 人
被生
番杀
6 人
译讯
道光十四年
三月二十九
日，闽 浙 总
督程祖洛等
奏折
道光十三年
(1833)
十二
月十
八日
琉球国
那霸府
十二
月二
十三
日
噶玛兰
触奇犁
地方
5 名
淹毙
1 人
患病
身故
2 人
译讯
道光十四年
八月二十七
日，福 建 巡
抚魏元烺奏
折
道光二十四
年 (1844)
四月
十二
日
琉球宫
古岛
四月
十五
日晚
台湾府
噶玛兰
7 名 无 译讯通详
道光二十四
年十一月初
四 日，福 建
巡抚刘鸿翱
奏折
道光二十九
年 (1849)
九月
初九
日
琉球国
八重山
之外山
平久保
村
九月
二十
四日
台湾噶
玛兰厅
41 名
淹毙
5 人
病故
8 人
译讯
道光三十年
四月二十八
日，福 建 巡
抚徐继畲奏
折
咸丰七年
(1857)
六月
初十
日
琉球国
六月
十八
日
淡水厅
三貂保
洋面
9 名 无 译讯
咸丰七年十
一月二十九
日，福 建 巡
抚庆端奏折
—74—
无远弗届与生番地界———清代台湾外国漂流民的政府救助与外洋国土理念的转变
年代 放洋时间地点 漂至时间地点
搭载
人数
死亡
人数
语言 资料来源
同治三年
(1864)
十二
月初
四日
琉球国
久志郡
川田村
人
十二
月二
十日
台湾淡
水洋面
6 名 无
琉球国
大宜郡
喜如嘉
村
十二
月十
七日
台湾噶
玛兰洋
面
3 名 无
一面查传该国
留闽通事详细
译讯
同治四年四
月二十六日，
福建巡抚徐
宗干奏折
同治八年
(1869)
八月
初六
日
琉球国
那霸府
八月
十二
日
台湾
淡水厅
2 名
染病
身故
1 人
一面饬传该国
留闽通事详细
译讯
同治九年九
月 十 四 日，
闽浙总督英
桂奏折
同治十年
(1871)
十月
二十
九日
琉球国
八重山
岛
十一
月十
二日
台湾凤
山县牡
丹社
69 名
淹毙
同伴
3 人
患痘
身故
1 人
上下
被杀
54 人
一面饬传该国
留闽通事谢维
垣译讯
同治十一年
二月二十五
日，兼 署 闽
浙总督文煜
等奏折
在 15 起琉球船难事故中，最早由地方官员上奏朝廷的两起，都是贡船遭风事件。分
别发生在嘉庆七年 (1802)和嘉庆十一年 (1806) ，出发时间都在十月，出发地都是琉球
姑米山〔1〕，最终漂收于台湾淡水鸡笼大武仑外洋、澎湖吉贝屿等地，漂流时间最长 28
天，最短 5 天。进贡船队由两只船组成，分别是正贡船 (头号贡船)与常贡船 (二号贡
船)。正贡船有 116 名左右的船员，常贡船有 80 － 82 名船员〔2〕，两次事故中均无人员死
亡。嘉庆七年贡船载煎熟硫磺一万二千六百斤，炼熟白刚锡一千斤。嘉庆十一年贡船，携
带贡物表文，配载硫磺、红铜、白刚锡等贡物。〔3〕 清政府对于遭风贡船的救助和赏赐，
较一般商船要优厚。如嘉庆七年，玉德称: “臣等查琉球国王尚温，恭顺天朝，极为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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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煌辑:《琉球国志略》卷 4:“进贡，由福建海道，来以冬至自姑米山起，五十更; (六十里为一
更，计三千里。)回以夏至至姑米山止，四十更。(二千四百里)姑米至国都，四百八十里。径直
海面，西距福建布政司一千七百里、距京师七千八百三十二里。国人至今自呼琉球地曰:‘屋其
惹’。”载王云五主编:《丛书成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 年，第二册，第 51 页。
《琉球国志略》卷 3:顺治十一年，“遣兵科爱惜喇库哈番张学礼为正使、行人司行人王垓为副使，
赍诏书一道、镀金银印一颗，令二年一贡，进贡人数不得过一百五十人，许正副使二员、从人十
五名入京;余俱留边听赏。学礼等疏请十事，部议赐一品麟蟒服，于钦天监选取天文生一人、南
方自择医生二人，赐仪仗、给驿护送外，给从人口粮。至福建，修造海船，选将弁二兵二百人随
往。”第一册，第 39 页。
《琉球国志略》卷 3:“康熙十九年，世子遣使进贡;圣祖谕:‘琉球国进贡方物，止令贡硫磺、海
螺壳、红铜;其余不必进贡。’”第一册，第 40 页。
敬。此次贡船遭风击碎，以致贡物银货等项尽行沉失，夷使人等捞救得生，情殊可悯。应
请照例在于存公银内动支银一千两，赏给夷使人等承领，俾得雇船回国，以仰副圣主加惠
远人，优恤难番之至意。”〔1〕 嘉庆十一年的赏赐同样优厚。〔2〕
遭风漂至台湾的琉球商船，远多于贡船。其中有档案记录的就有 13 次，较之台湾周
边各国中漂来船舶数量，其数最多。漂流船从那霸出发的有 6 只，从八重山出发的有 2
只，从麻姑山、宫古岛、久志郡川田村、大宜郡喜如嘉村，以及那霸所属某地出发各 1
只。其中漂至台湾噶玛兰厅的船有 7 只，淡水厅有 4 只，凤山县、台湾南路番地四浮銮洋
面各 1 只。遭风漂流的季节，主要集中在每年的秋冬季，即九月至来年的四月，共计 10
次。究其原因，自然与强对流天气和秋冬季盛行风向有关，正如李鼎元 《使琉球记》所
言:“按琉球国，在泉州之东:自福州视之，则在东北。是以去必孟夏，而来必季秋;乘
风便也。”〔3〕 遭风船舶持续漂流 3 － 9 天的有 6 只，13 － 23 天的有 7 只。
琉球船舶在洋遭风的状况，常见的描述是:“在洋遭风”、“在洋忽遇风浪，冲坏船
身”和“在洋陡遇暴风，折断帆桅，随风漂流”等寥寥数语，且都是琉球人自述的内容。
通常人们认为折断帆桅，导致帆船失去动力，是最可怕的灾难。其实不然，一旦遭风，最
可怕的事情是翻船，因此为了最大限度地保证船舶的平稳航行，“在洋忽遇狂风大作，该
难夷等急将头桅砍断，随风漂流”〔4〕。其次是扔掉船上所载货物，一是减轻船舶重量，便
于操控;一是减少船上货物对船员的撞击。“是夜四更时候，忽起暴风，吹断椗索，船只
被风漂出深水大洋，几至沉覆，即将船上所载茶叶、食盐、烧酒、麻片等物尽行抛弃下
海，任风漂流。至二十四日漂收不识名洋面，船只冲破，舵工古路岛、水手大滨大城大
底、搭客照屋五人在洋淹毙，该难夷等三十六人，各自扶板登岸。”〔5〕
值得注意的是，嘉庆十三年 (1808)和十五年 (1810) ，还有两艘日本国船舶漂至台
湾。嘉庆十五年二月二十一日，一艘日本船舶从武藏江户志州大王崎洋面，于三月十四日
漂至彰化县塭仔藔海边铁板沙汕，用时 21 天。闽浙总督方维甸奏折:“臣传该难番等询
问，语言不通，又无通事，惟内有水手善藏、新助二名粗识汉字，当令自书各名，并写出
漂到台湾原委，文义不甚明晰，且多别字，约略大意。”〔6〕 两国之间不仅语言不通，且鲜
有闽商赴日本贸易，因此日本漂流民都是从台湾送至厦门，由厦门再送至浙江乍浦港，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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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明清宫藏台湾档案汇编》第 101 册， “嘉庆八年二月二十日，闽浙总督玉德等奏折”，第 257 －
258 页。
《明清宫藏台湾档案汇编》第 113 册，“嘉庆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福州将军赛冲阿奏折”，第
438 － 439 页。
(明)陈侃:《使琉球录》，载《使琉球录三种》，台北:台湾大通书局，1984 年，第 24 页。
《明清宫藏台湾档案汇编》第 133 册，“道光元年二月二十九日，福建巡抚颜检奏折”，第 433 页。
《明清宫藏台湾档案汇编》第 173 册，“道光三十年四月二十八日，福建巡抚徐继畲奏折”，第 110
页。
《明清宫藏台湾档案汇编》第 120 册，“嘉庆十五年四月二十三日，闽浙总督方维甸奏折”，第 51
页。
后搭商船回国。 “臣查乾隆四十四年 (1779)日本国人汉昭禄遭风至闽，嘉庆十三年
(1808)日本国人源吾郎等漂至凤山，均因闽省商船向不赴日本贸易，咨送浙江乍浦，遇
有往贩东洋便船，遣令回国。今日本遭风难番三次良等十四名，船已损坏，应委员护送内
渡，仍由内地委员照例送至浙江乍浦附搭便船回国。”〔1〕 这一点与琉球不同，琉球每年都
有贡船来中国，因此，许多琉球漂流民都是由贡船带回国的。
虽然日本国远没有朝贡国琉球那样，“恭顺天朝，极为诚敬”，但当日本遭风遇难船
舶所载货物，被当地居民抢劫时，清政府却对此严惩不贷:
嘉庆十五年三月十四日，日本国番民三次良等贩货船只遭风漂至该县属塭仔
藔海边搁沙撞破，三次良等凫水登岸，陈凤瞥见，起意抢夺，纠邀现获之林章、
蔡接、李带、李拂，在逃之陈雪、杨栋、蔡梅、蔡秦、蔡抗、王发、魏周、陈
漋、蔡交，同伙十四人。陈凤看管鱼藔，并未同行。林章等十三人徒手分驾渔船
二只，赶上三次良破船，抢得烟叶、苎麻、烟杆并茯苓等药味，以及船上各货。
回至陈凤藔内，先将烟叶六捆、茯苓二篓变卖，得价银一十两。同其余赃物，陈
凤分得三股，林章等十三人分得七股而散。
依据乾隆五十三年 (1788)奏准定例:“台湾抢案最多，不可不严加惩儆。嗣后，聚
至十人以上，及虽不满十人但经执持器械肆掠者，为首之犯照粮船水手抢夺，以强盗例治
罪，为从各犯发往新疆给种地兵丁为奴。又律载强盗已行但得财者斩。又例载台湾盗劫之
案罪应斩决者，照江洋大盗例斩决枭示。”因此，这伙汉人抢劫犯受到政府严惩:
此案陈凤聚众十四人，抢夺遭风夷船货物，赃逾满贯，实属强横，该犯虽未
同行，而起意为首，分得多赃，仍应照为首科断陈凤一犯，应请照台湾抢夺聚至
十人以上肆掠者，为首之犯，照粮船水手抢夺，以强盗例治罪。强盗已行，但得
财者斩律，应拟斩立决。该犯明知夷船遭风纠约多人肆掠，情罪较重，未便稽
诛。臣于审明后，即恭请王命，饬委宁福道冯鞶、署北路协副将英林将该犯陈凤
绑赴市曹处斩，仍传首犯事地方示众，以昭炯戒;林章、蔡接、李带、李拂四犯
均请照台湾抢夺聚至十人以上为从例，发往新疆给种地兵丁为奴，照例刺字;失
察之保甲饬县查拘，照例发落;买赃之不识姓名人，免其查究。已起原赃并冲破
夷船估变价银一百七十二两零，同贼犯已经变卖及未起原赃共估值银一百二十五
两零，着落地方官先行照数赔出，一并交还，三次良等具领。贼船变价充公，严
拿逸犯陈雪等，获日另结。〔2〕
同样的法律，应用于台湾“生番”杀人时，则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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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宫藏台湾档案汇编》第 120 册，“嘉庆十五年四月二十三日，闽浙总督方维甸奏折”，第 53
－ 54 页。
《明清宫藏台湾档案汇编》第 120 册，“嘉庆十五年四月二十三日，闽浙总督方维甸奏折”，第 67
－ 70 页。
据福州府知府朱桓、海防同知徐景扬、傅齐，通事郑煌等，译讯得建西表等
系琉球国麻姑山人，经该处地方官差赴琉球国公干事毕，适麻姑山头目玻座真、
有石垣等赴琉球国进贡，事竣转回，建西表同跟丁锦高岭附搭玻座真船只同回。
该船内头目、舵水、客人、跟丁并建西表等共四十二名，各带行李，于嘉庆十五
年十月十七日开船放洋。是月二十日驶至不知地名洋面，陡遇暴风，大桅打坏，
随浪漂流。二十三日漂至台湾南路番地四浮銮洋面，又遭风刮断椗绳，船只击
碎。建西表等即上杉板小船，经该处生番救援上岸，杉板小船亦即漂失无存。该
难夷因不识路径，即在番地将随身所带零星银物易食度活，玻座真、有石垣、大
嵩筑、平良、内间平川、新城、下地、舟户、长滨、元山、涌川等十一名，在四
浮銮番地先后病故。十六年四月，建西表、锦高岭二名见四浮銮海边有小渔船一
只，求其随带至琅峤地方，该处距凤山县界相近，建西表等寻路至县，经该县送
府抚恤。有宫良、梅照良、保大滨、平得四名，因病重留住四浮銮，不知下落。
山田筑、野国、锦宫良、大佐、花城、山小滨、粟盛、前盛、兼盛、小滨、本
原、加武多、与那、上江地、仲间、鹤滨元、龟大滨、西平良、多良间、上里、
仲本、大嵩、小桥川、南风原、山石户等二十五名沿途乞食，于五月十六日行至
番地，遇不识姓名生番赶逐。因言语不通，不能分诉。山田筑、野国、锦宫良三
名因病不能跑走，被生番杀死，余俱逃避。十七日渡溪，小桥川、南风原、山石
户三名失足落溪，淹毙，二十四日到崥南，龟大滨一名病故。七月十一日至凤
山，经该县送至台湾府城，西平良、多良间、上里三名在凤山、台湾先后病故。
该道、府将建西表等十七名照例抚恤，派员配船内渡，于十月二十四日至厦门登
岸。仲本、大嵩二名在同安、闽县途次病故，将建西表等十五名于十一月初七日
护送到省，由司具详请奏。〔1〕
汪志伊奏报生番杀人的原因时说:“据供船只遭风漂收四浮銮地方，该处近海之生番
稍通人性，是以尚肯救护收留，其后山田筑等起身到崥南，路过无人居生番之地，该番向
来不通人性，又见言语不通，人非其类，山田筑三人因病不能跑走，以致被其所杀。从前
救护收留者系近海稍通人性之生番，杀死山田筑等三人者系不通人性之生番，并无另有起
衅别情等情。”因此对生番的追责只能是:“至戕害山田筑等三名之生番，本系不通人性，
且不知姓名住址，未便遽令兵役径入番地查拿，转致惊扰。应饬台湾文武各官遴选妥干兵
役，协同屯弁社丁，在于番界留心查访，务将正凶缉获究办。”〔2〕 可见生番杀人，很有可
能是把琉球人误认为是与其长期争夺土地的汉人。而地方官也是对其投鼠忌器，小心
查办。
类似的情况亦发生在道光十四年 (1834)四月， “据该难夷知念供称，同水手嘉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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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明清宫藏台湾档案汇编》第 123 册，“嘉庆十七年四月二十五日，闽浙总督汪志伊等奏折”，第
401 － 407 页。
同上。
川、陶源二名，均系琉球国渡名喜岛人，驾坐小船一只，原共十人，并无牌照、军器，因
贩猪只往本国那霸府售卖，于道光十三年 (1833)正月初五日驾船回籍，初九日遭风，
折断桅篷。二十三日，漂至不识名之洋面，船只冲礁击碎，水手佑吉一名当时淹毙，余俱
凫水上岸，猝遇赤身散发数十人，手执刀镖将水手嘉守传、陶元、朱敛、陶原、仲春、大
城六人杀死。该难夷知念等三人逃走，五日始见中国人救护。”对于致六人于非命之生
番，闽浙总督程祖洛的处理，颇耐人寻味。“臣等查噶玛兰通判仝卜年原报，匠役遇见难
夷，在南风澳山南之触奇犁地方，该处系兰疆极南界，外为生番出没之区，该难夷嘉手传
等六名被害处所，果否番境，已饬台湾道府确查详办。”〔1〕 言下之意是，如果琉球人是在
番境被害，只能自认倒霉。
在朝贡时代，即便琉球国有怨言，也无法进一步追究台湾肇事生番的刑事责任，更无
法通过类似今日之国际法，向清政府施压。清政府这样处理，也无可厚非，因为生活在台
湾的汉人，甚至因为放牛误入生番地界，也常常被生番杀害。但其中蕴藏的悖论和危机，
随着殖民者的触角逐渐伸入中国而发酵。
二、朝贡时代遭风船舶的国家救助制度
在西方殖民者到来之前，东亚地区诸国中，大清国一家独大。清政府推行朝贡贸易政
策，政治目标是维护海疆秩序的稳定，彰显皇帝 “仁恩遐畅”、“盛德大业化行无外”的
治世伟业。当然，宗主国地位的彰显，除了对藩属国国王册封之外，尚佐之以定期的朝贡
贸易。遭风船舶的救助制度，是朝贡制度时代，诸国维持海洋秩序的重要措施之一。
遭风船舶的国家救助，在明朝政府与朝贡各国之间，已经形成制度。至清代，虽然满
族来自关外，但大部分明代成熟的国家制度得以延续。对遭风漂流船舶和人员的政府救
助，主要包括人员、货物和船舶三个方面的救助和遣返工作。但因每一艘遭风船舶执行的
任务有所不同，因此政府对其救助和奖赏，也存在着差异。总体来看，清代对漂流船的国
家救助制度，经历了从援例救助到依法救助的转变。
(一)外国贡船遭风的救助制度
与遭风商船相比，贡船数量要少很多，且主要来自琉球国。但遭风贡船的特殊性在
于:一是船上人员多。如清初限定琉球参贡人数 150 人，到嘉庆朝已突破 200 人;二是所
载货物多，且大多数比较名贵。所以船舶一旦遭风沉失，救助不仅涉及大量的人员，还有
价值不菲的贡物。
如上文所述，乾隆五年 (1740)吕宋船舶在护送漂风人员回中国的时候，提出朝贡
的请求，虽然还不属于正式的朝贡船舶，但却得到官方的优待。对于真正的贡船，政府的
救助则愈加妥善。如嘉庆七年 (1802)十一月十二日琉球二号贡船在台湾洋面沉失，《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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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明清宫藏台湾档案汇编》第 156 册，“道光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闽浙总督程祖洛等奏折”，第
132 － 134 页。
居注》载:
官汪滋畹、万承风、扎兰泰、赓泰二十九日乙末内阁奉谕旨:据玉德等奏查
明琉球国二号贡船在洋遭风，漂至台湾地方冲礁击碎，救援人口上岸抚恤缘由一
折。外藩寻常贸易船只遭风漂至内洋，尚当量加抚恤，此次琉球国在大武仑洋
面，冲礁击碎船只，系属遣使入贡装载贡品之船，尤应加意优恤。其捞救得生之
官伴水梢人等，着照常例加倍给赏。至所载贡物，除常贡各件业经沉失外，其正
贡船只据称既与常贡船同时开驾，至今尚未到闽，自系同时遭风。现经玉德等移
知浙粤等省沿海口岸一体确查。如查无踪迹，或亦已漂没沉失，所有正贡常贡物
件均毋庸另备呈进。该督等即缮写照会，行知该国王。以此次该国遣使入贡船
只，在洋遭风冲礁击碎，人口幸无伤损，所有贡物行李尽皆沉失，此实人力难
施，并非该使臣等不能小心护视所致。现已奏明，特奉恩旨优加抚恤。其沉失贡
物，远道申虔，即与赍呈赏收无异，谕令不必另行备进，所有此次赍贡使臣等回
国，该国王毋庸加以罪责，以副天朝柔怀远人至意。嗣后，遇有外藩贡船遭风漂
没流失贡物之事，均着照此办理。〔1〕
对于捞救得生之官伴水梢人等， “照常例加倍给赏”。沉失贡物，因其 “远道申虔，
即与赍呈赏收无异，谕令不必另行备进”。嘉庆皇帝还谕令该国国王:“所有此次赍贡使
臣等回国，该国王毋庸加以罪责。”对于沉失船舶，应该是据乾隆五十九年 (1794)的标
准，赏银购买。嘉庆八年 (1803)二月二十日，闽浙总督玉德等奏:
二号船只于十一月十二日漂至台湾大武仑外洋冲礁击碎，贡品货物行李等项
尽行沉失，官伴水梢共八十人，亦俱落水，经该处地方官捞救得生，给予口粮衣
物，搭配海船，委员送至厦门。起旱一路，官为护送，于二月初八日到省。复蒙
按名给予口粮，并加赏羊酒等物，我等感戴皇上天恩不尽等语。并据藩司姜开阳
详称，检查乾隆五十九年夷船失水，奏蒙圣恩，赏给银一千两，给该夷官自行雇
觅商船，于夏至以前南风司令之时开驾回国，照例给予口粮并加赏羊酒布疋烟茶
等物，在于存公项下动支报销等情，具详请奏前来。臣查琉球国王尚温恭顺天
朝，极为诚敬，此次贡船遭风击碎，以致贡物银货等项尽行沉失，夷使人等捞救
得生，情殊可悯，应请照例在于存公银内动支银一千两赏给夷使人等承领，俾得
雇船回国，以仰副圣主加惠远人，优恤难番之至意。〔2〕
换而言之，除购船银两外，嘉庆七年 (1802)之后，“遇有外藩贡船遭风漂没流失贡
物之事，均着照此办理。”从嘉庆十一年 (1806)福州将军赛冲阿的奏折来看，对遭风贡
船的救助制度基本按此成例执行:
经该道清华督饬府县，将失水难夷，安顿驿馆，制给衣履，并查明正贡船只
—35—
无远弗届与生番地界———清代台湾外国漂流民的政府救助与外洋国土理念的转变
〔1〕
〔2〕
《明清宫藏台湾档案汇编》第 101 册，“嘉庆八年正月二十九日，起居注”，第 179 － 182 页。
《明清宫藏台湾档案汇编》第 101 册， “嘉庆八年二月二十日，闽浙总督玉德等奏折”，第 178 －
182 页。
风篷损坏，拨匠代为更换修理，一体给与口粮、薪水、食物，俾无缺乏，详请照
例派拨员弁、兵役护送内渡前来。奴才查该国夷使官伴人等在洋遭风漂流多日，
其二号船复冲礁击碎，夷使等落水遇救得生，情殊可悯，自应优加抚恤，以仰副
皇上加惠远人之至意。除将该道清华照例分别赏恤，并将失水难夷搭配商船，以
便随同正贡夷船内渡外，该夷使杨克敦、梁邦弼等复率同通事官兵人等赴奴才行
营谒见。奴才随宣示皇上天恩，加赏猪羊盐酒等项，夷使二员仍另给绸二疋、绫
四端，以示优冀。其通事以下及官伴人等分别给与绸绫花布，该夷使等无不感戴
欢忭。至该国贡船例应由五虎门进口赴省，今北风司令，难以戗驶，自应即由鹿
耳门放洋，就近对渡厦门，更为妥便。奴才并饬总兵爱新泰会同该道派委文武员
弁，带领兵船六只随同护送。仍雇熟悉海道舵工二名，令其在正贡船内帮同驾
驶，以期稳渡，以免疎虞。除饬令查看风色放洋，以免移咨督抚，臣查照派船迎
护，并饬澎湖通判将沉失铜锡等项设法打捞，有无捞获另办外，所有琉球国贡船
遭风抚恤缘由，奴才谨会同陆路提督奴才许文谟恭折具奏，伏祈皇上睿鉴。谨
奏。〔1〕
由此可见，由于贡船往来的政治象征意义，远大于朝贡国之间贡品与礼品往来的经济
意义，因此，清政府不惜花费重金，重奖遭风朝贡人员，沉失贡物亦无需再贡，赦免责任
者，重金修复或购买沉失船舶，保障朝贡体系的完整性和稳定性。
(二)外国护送大清国民回国遭风船舶和人员的救助制度
对护送中国遭风难民回国遭风的外国船舶和漂流民的救助，其力度仅次于贡船。除了
常规性的救助，还有一定额度的赏赐。康熙二十三年 (1684)三月二十八日，礼部、兵
部大臣谨题:
海禁已开，各省民人海上贸易行走者甚多，应移文滨海外国等各饬该管地
方，凡有船只漂至者，令收养解送。查前此朝鲜解送飘海人口来者，官赏银叁拾
两，小通事赏银捌两，从人赏银各肆两，于户部移取赏银，礼部恩宴一次。嗣后
外国如有解到漂失船只人口，照此例赏赐、恩宴、遣还。……现今朝鲜国差来副
司猛伊之徽、小通事一名，从人十一名，共赏银八十二两，于户部移取赏赐，礼
部恩宴一次，令回可也。〔2〕
经康熙批准的这一赏赐、恩宴和遣还制度，到了乾隆朝，赏银和恩宴已经不再严格执
行。如乾隆五年 (1740) ，苏禄国派船护送福建泉州府晋江县和漳州府海澄县遭风漂至该
国的 25 人回国，途中又遭风漂至台湾。政府对他们的赏赐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
“文武公同慰劳，赏给绸布食物等项”，一方面，对其所载货物，在中国贸易时免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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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明清宫藏台湾档案汇编》第 113 册，“嘉庆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福州将军赛冲阿奏折”，第
438 － 441 页。
冲绳县历代宝案编辑委员会:《历代宝案校订本》 (第一册) ，冲绳县立图书馆史料编辑室，1992
年，第 196 页。
惟查该国来人带有花刀、玳瑁、海参、蚌壳等物，计应输税银六十余两。案
查向例凡外国船只，如系贡使，其来回所带货物俱系免税;若贸易船只，例不宽
免。今该国虽非朝贡，然亦非贸易而来，实因闻系内地难民，不惜盘费，不惮险
阻，远涉风涛，遣人伴送回籍，其慕义效诚之意，自当优恤。臣仰体皇仁，援照
贡使之例，谕令该口委员免其输税，至将来回棹时，所置货物一体照贡使例宽
免，并严行稽察，牙行、胥役不得稍有撞骗、需索情事，务使番人得受免税实
惠，仍传谕通事人等宣示圣恩，俾该国之人咸知我皇上怀柔怙冒之至意。〔1〕
由此可见，地方官员的奏折中，既不提赏银，也不提恩宴。到了道光年间，赏给的只
是修船的银两，而不似康熙朝直接赏给船员。道光十年 (1830)十一月十二日陈棨由台
湾带其已故妹夫李振青妻室幼女并婢仆等七名，出口内渡，配坐同安县叶进福商船，由鹿
耳门放洋，是夜风浪大作，桅舵皆失，在海飘流，至十二月初六日漂到越南国地界，该国
王查知，送给钱米，妥为安置，并派拨兵船差官护送，濒行又赠以银两衣服。道光十一年
(1831)六月十五日自越南国沱灢汛放洋，二十五日遭风收泊南澳，七月初八日开驾来
厦。对于护送国人前来的遭风越南船员和货物，地方官员的救助，奏折中报告得颇为
详尽:
据来员陈文忠、高有翼带同通事登岸，将通船官兵人数及炮械货物开单，呈
送查验，并称国王有咨呈督抚公文，必须赴省面呈，方可回国复命。所有防船炮
械缴贮局库，俟回国时给还，并以该国素少经商，此次带有压船货物，求在厦门
贸易，该道等查所带货物皆非违禁，请照从前吕宋等国来厦贸易之案，听其就近
销售等情。又经臣批司照例办理。去后，兹于本年八月二十一日，据委员伴送该
夷使陈文忠等来省，臣于是日监临事毕出闱，次日即传其谒见。该夷使面缴该国
王咨呈公文一角，臣率同司道当堂拆阅，当即犒赏该夷使等食物，饬令地方官安
插公所，妥为照料。
兹据藩臬两司会详请奏前来，查例载内地商船飘至外洋，其国闻报拯救资赡
治舟送回各省，如蒙恩降敕褒奖，并赐国王使臣银币，奉旨后行知该国王等语。
今越南国遣使护送已故彰化县知县李振青眷口及遭风难民到闽，具见恭顺，小心
克尽藩臣之道，可否降敕褒奖颁赏之处，出自圣裁。其官伴水梢人等，应请查照
历届琉球国护送内地遭风商人来闽之例，自安插日为始，分别给予蔬薪盐菜口
粮，回国之日另给行粮一个月，并赏给修船银两，在于存公项下动给，造册报
销。至该使臣所带货物，查照从前吕宋等过船只遭风来闽，准其就地发售，并令
地方官妥为照料，毋许买带违禁货物，以仰副圣主怀柔远人之至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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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明清宫藏台湾档案汇编》第 15 册，“乾隆五年八月二十九日，福州将军策楞奏折”，第 294 － 296
页。
《明清宫藏台湾档案汇编》第 151 册，“道光十一年八月二十八日，闽浙总督孙尔准奏折”，第 288
－ 290 页。
可见，虽然要褒奖护送回国的越南遭风船队，但必须经地方官员奏报，皇帝批示后才
能执行，因此，地方官员只是援例救助和赏赐。
(三)外国商船遭风的救助制度
乾隆二年 (1737)以后，对外国商船的救助，援照乾隆二年 (1737)对琉球中山国
漂流民的救助之例执行:
谕令:闻今年夏秋间，有小琉球中山国，装载粟米棉花船二只，遭值飓风，
断桅折柁，飘至浙江定海、象山地方。随经大学士稽曾筠等，查明人数，资给衣
粮，将所存货物，一一交还。其船只器具，修整完固，咨赴闽省，附伴归国。
朕思沿海地方，常有外国船只遭风飘至境内者，朕胞与为怀，内外并无岐
视。外邦民人，既到中华，岂可令一夫之失所。嗣后，如有似此被风飘泊之人
船，着该督抚，督率有司，加意抚恤。动用存公银两，赏给衣粮，修理舟楫，并
将货物查还，遣归本国，以示朕怀柔远人之至意，将此永着为例。〔1〕
从谕令的内容来看，救助的政治目的，是为了体现乾隆的治世精神，即 “怀柔远人
之至意”。救助的地方最高负责人是总督和巡抚，资金来源是 “存公银两”，救助项目，
总计四条，即“赏给衣粮，修理舟楫，并将货物查还，遣归本国”。至于具体标准，则要
视遭风船舶的损失状况而定，如乾隆十四年 (1749)七月三十日，福建巡抚潘思榘在办
理遭风漂来台湾的吕宋贸易船只抚恤的奏折中就称:“臣查吕宋一国，素称恭顺，往来贸
易者络绎不绝。今该国番黎运米来厦，既经遭风折桅，自应仰体皇仁，妥协安顿，不使失
所。除飞饬藩司移行道府，并咨水师提督台湾镇臣实力防护，照例动拨公项，逐一抚
绥。”可见遭风吕宋船舶，是由驻防地方水师实力防护的。“在船米石发交行铺，眼同番
黎，公平粜售，不许亏短价值。夹板箱内银货听其自行检点。断桅船只，饬令台湾道府，
速行设法吊入内港，购觅桅柁配竖妥协。候风驾驶，来厦置货回国，以副我皇上柔远之至
意。至该船桅柁虽经砍断，银货未曾遗失，毋庸仰请格外加恩。”漂流民回国的情况是:
“吕宋番黎情愿在厦附搭商船返国，据值月铺户李鼎丰等复称，有龙溪船户林顺胜往贩宋
腒朥，船户郭元勋往贩一咾哥，愿将番黎搭回吕宋。两船分装，会同水师中军参将亲加点
验……俱于十二月十八日登舟，按名资给口粮，发给自买货物，挂验出口。”〔2〕 在这里虽
然“按名资给口粮”，但没有道及资给口粮的具体标准。道光年间，口粮的标准是 “自安
插日起，给发口粮盐菜，回国之日，另给行粮一个月。”〔3〕 口粮盐菜的执行标准是:“每
人日给米一升、盐菜银六厘，将来附便回国，另给行粮一个月”，有时要根据情况加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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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清实录》卷 52，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第 889 页。
《明清宫藏台湾档案汇编》第 30 册，“乾隆十五年正月二十六日，福建巡抚潘思榘奏折”，第 172
－ 174 页。
《明清宫藏台湾档案汇编》第 144 册， “道光六年四月二十二日，闽浙总督孙尔准奏折”，第 266
页。
如“每名加赏布棉等物，折价给领”，事竣造册报销。〔1〕 而对于海上沉溺或登陆后病故的
外国漂流民，处理的办法是“地方官捐棺殓埋”〔2〕，或“照例棺殓，就地掩埋标记。”〔3〕
(四)救助制度的完善:从援例救助到依法救助
正如上文所述，遭风船舶沉没或靠岸后，频频遭受沿海居民抢劫。“伏查沿海岛屿星
罗，礁石林立，往来船只一遇大雾迷漫，每易触礁搁浅，近海居民往往乘危肆抢其船货。
已沉者，海岛居民谙习水性，不顾生命泅水捞摸，情固可恕;其船只仅止搁浅，货物并未
沉海，乃竟乘势上船恣意抢夺，甚至图财害命，折船灭迹，罪实难逭。而被难船户皆系异
地商民，不敢涉讼，多不报案;地方官亦随不加深究，久之于习成风，直以抢滩为生业。
甚有商船虽遇损坏，不敢近岸，竟至全船淹毙，惨不可言。”为了治理这一乱象，“光绪
二年 (1876)间，会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宣保护中外船只遭风遇险章程，抄录咨行到
东，当经前抚臣丁严饬沿海各县州晓谕遵办。原章程本极周密详尽，惟各属奉行不力，过
致日久，视为具文，亟重申旧章极力整顿。”光绪十四年 (1888)四月，按照原定旧章，
参以当时地方情形，重新颁布了保护中外船只遭风遇险六条章程。〔4〕
各地的海况和社会状况有所不同，如台湾对遭风船舶的救助，总体情况相对较好:
“兹查台湾沿海居民遇有此等危险之船，均能认真保护，卓有成效。”而到了澎湖则又是
一种情况:
澎湖孤悬海岛，在汪洋大海之中，列岛三十六，有民居者十九。岛分为七十
馀社。各岛屿犬牙丛错，沙浅礁多，山后北硗尤称天险。每年冬春，北风盛发，
狂飓非常，往来船只，尚有遭风击破。虽西屿有灯塔为行船标准，而狂风骇浪淜
湃之中，亦属人力难施。沿海乡愚，捞抢遭风船物，习惯成性，视为故常。叠经
出示严禁，三令五申;但积习已久，难免仍蹈故辙。
所以各地制定的六条内容也不相同。光绪十七年 (1891)二月二十五日台湾颁布了
以下五条救护章程。
一、定地段以专责成也。查沿海岛屿，犬牙交错，非明定界址，必致彼此推
诿。兹责成沿海厅、县会同营汛定明所辖界限，每十里为一段，饬令就近公正绅
耆保举地甲一人，其岛屿则保举耆老头目一名，列名册报，以专责成。凡遇中外
船只漂撞礁浅一切危险，本船日则高挂白旗，夜则接悬两灯，以示求救。在地之
居民、渔户人等，见有此等旗灯，即时首报地甲、头目，一面飞报文武汛官，一
面酌量船夫数目，集派助救。其文武汛官闻报后，亦即督率兵役亲往勘验救护，
不得稍有迟误。其往来报信之人一切费用，均由失事船主给还，惟官役不得勒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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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宫藏台湾档案汇编》第 156 册，“道光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闽浙总督程祖洛等奏折”，第
134 页。
《明清宫藏台湾档案汇编》第 123 册，“嘉庆十七年四月二十五日，闽浙总督汪志伊等奏折”，第
406 页。
《明清宫藏台湾档案汇编》第 133 册，“道光元年二月二十九日，福建巡抚颜检奏折”，第 434 页。
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台湾私法商事编》，台北:台湾大通书局，1987 年，第 304 页。
使费。
二、明赏罚以免推诿也。查沿海文武汛官如有救护船货至一万两以上，中外
人等救至十名以上者，一经该管上司查明申报，及领事官照会关道有案，藩司立
即注册记功。三功以上者，文武汛官详酌记外奖;五功以上，分别详请题升，以
示优奖。其地甲、头目亦分别上次劳绩，随时赏给顶戴匾额，以昭激劝。倘文武
汛官不肯认真办理，按例参惩。地甲、头目若有救援不力，甚至希冀分肥者，分
别轻重严究。至有望见船只危险，首先报知地甲、头目及文武汛官者，应以首报
之人为首功，由失事船主给予花红:大船多至三十两，中、小船以十两为度。
三、定章则以免混乱也。凡遇险船只其力尚可自存，船主并不愿他人上船
者，则救援之人不得混行上船。倘船主须人援救，或系应先救船，或系应先救
货，或系应先救人，均听船主指挥，不得自行动手。救起货物应寄顿何处，亦由
船主作主。其有擅行搬取，或私自藏匿者，一经船主及地甲、头目指明，查有确
据者，即行由官追究治罪。倘有人出首确凿者，亦赏以应赏之款;诬告者不准，
并行反坐。
四、定酬劳以资鼓励也。凡救起之货须候文武汛官验报，如系外国船贷，则
并报明附近领事官会同查核，将货估价，按照出力多寡难易，抽拨充赏，多至三
分之一，以赏救护之人。若有货无人，则须禀明附近地方官及领事官秉必将货酌
赏;倘无货有人，则须将人救护，无论中国、外国之人，均先行给以衣食，就近
送交地方官、领事官，妥给船夫资分别送回藉。倘系外国人，无领事可交者，即
报明通商局资给盘川，俾令自行回国。其小船出力救护，倘本人无力可以酬谢
者，即就近禀报地方官。小船每救一名，赏给洋银十元，就近地方官先行核给，
按月禀报通商局发还;虚捏者严究。至遇风涛汹涌，人力难施，或在大洋为救援
所不及者，均宜各安天命，不得任意株连。
五、广晓谕以资劝戒也。凡海滨愚民皆缘不知救船之有赏，不救之有罚，是
以坐视不救，或致乘机抢夺。此后，各属沿海文武各官均宜将以上告示各条规，
分别札行各汛。严加告戒，并将告示条规书写木牌，遍处悬挂;使一切渔户愚民
皆周知遇险之船救护为有功，不救护为有罪;庶人人有救船之念在其胸中，不致
视为无足重轻之举。〔1〕
台湾的救助规则五条，无疑继承了之前救助制度中的一些精华，比如对漂流民衣食和
旅费的资助等。但新章程更为规范，救助的各级组织分工更为明确，对救助的官员赏罚有
例可循，救助的程序更为合理，杜绝了一些人借救助之名而营私舞弊的情况。对救得人员
和财物上岸的相关人员，奖赏明了。尤其对于沿海居民乘危肆抢行为的惩罚，也有法可
依，实现了援例救助向依法救助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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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光绪《澎湖厅志》卷 5，《武备·海防》，《台湾文献丛刊》第 81 种，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
1963 年，第 162 － 164 页。
三、殖民时代的漂流民与清政府国土意识的转变
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定海失守，为了防止英军进一步入侵，清政府加强了近岸防
御。“至台湾孤悬海外，防堵事宜，尤应准备。着该都督飞饬该镇道等遵奉前旨，与前任
提督王得禄同心协力，加意严防，毋稍疏解。”〔1〕 台湾的军事布防，在道光二十一年
(1841)八月，便初见成效:
本年八月以来，英船叠向台湾外洋游奕停泊，经该总兵等饬属严防堵御。是
月十六日卯刻，该英船驶进口门，对二沙炮台发炮攻打，经该参将邱镇功等将安
防大炮对船轰击，淡水同知曹谨等亦在三沙湾放炮接应。邱镇功手放一炮，立见
英船桅折索断，退出口门外，冲礁击碎，洋人纷纷落水，死者无数。其上岸及乘
船驶窜者，复经该参将督同署守备许长明等带兵驾船赶往，生擒格杀黑人多名。
复经即用知县王廷干等驾船出洋，帮同出力，生擒黑人多名。并见白人自行投
水，其时复经千总陈大坤等驾船开炮，击沉三板船一只，格杀白人并生擒黑人多
名。又据曹谨等在大武仑港外追获外窜三板船一只，刺死白人及生擒黑人多人，
并捞获黑白人尸身炮位，搜获图册。此次文武义首等，共计斩获白人五人，红人
五人，黑人二十二人，生擒黑人一百三十三人，捞获洋炮十门，搜获洋书等件。
乍一看，这是一场相当激烈的海战，且完胜英国人。道光皇帝还因此嘉奖了一干办事
人员:“办理出力，甚属可嘉。提督衔台湾镇总兵达洪阿着赏换双眼花翎，台湾道姚莹着
赏戴花翎，达洪阿、姚莹及道衔台湾府知府熊一本均着交部从优议叙。其在事出力各员弁
兵勇义首人等，着据实保奏，候朕施恩。伤亡兵勇，查明照例赐恤。”〔2〕 让道光开心的海
战胜利还不止此一场。“英人复于九月间乘驾三桅船只，至淡水鸡笼口滋扰。英人突进口
门，直扑炮台，大炮齐发，势甚猛烈。经我兵开炮回击。三沙湾地方，复有英人登岸，其
势甚凶，亦经我兵开炮击毙二人，众始驾驶逃窜。”道光皇帝 “览奏欣悦”，明降谕旨，
“分别赏给达洪阿、姚莹、熊一本世职”。〔3〕
然而好景不长，英国公使璞鼎查便四处张贴告示，揭露事件真相:
英国钦奉全权公使大臣世袭男爵璞为再行晓谕事。照得本月二十一日本公使
曾已晓示，以前此所有英国遭风得生之人多名，在于台湾被该地凶官无故歼杀在
案。旋后仅有刑余难民九人遵照和约被释解厦。
据伊等所述，去年八月间，吶口尔吥哒名号船只遭风之时，该船内有欧罗巴
之白脸人二十九名、小吕宋人二名、属印度国之黑脸人二百四十三名，共二百七
十四人。当该船搁礁之际，欧罗巴人二十九名、小吕宋人二名及印度人三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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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本正主编:《＜清实录 ＞台湾史资料专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874 页。
《＜清实录 ＞台湾史资料专辑》，第 88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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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下三板逃生，幸得归粤。船中尚遗印度人二百四十名，其船随风逐浪，飘过礁
石，直至鸡笼湾内，比之外洋，稍可安身。船中人等不忍舍船，在彼尚居五日。
继则合木成排，弃船，手无寸械，分散逃命上岸。彼时，被海波溺死者已有数
人，被匪民抢夺乱杀者亦有数人，其余皆被台地凶官混拿链锁，分行监禁，少有
可衣，微有可食，辛苦难捱，致丧多命，竟且该被遗弃之二百四十人中，止留二
人得生解厦。
至阿吶名号船只，原自舟山起椗，意欲驶赴澳门。乃于本年正月间南还之
时，风浪大起，将船飘至台湾洋面搁礁破坏。彼时有欧罗巴及米利坚白脸人十四
名，西洋及小吕宋人四名，印度黑脸人三十四名，汉人五名，共五十七名在船。
而风涛汹涌，将船漂入浅滩。迨至风息潮退，船已搁在旱地，进退两难，无路可
出。是以我人先上福建渔船，希图逃出海面。不幸旋见汉军尾至，我人即弃兵
械，一皆投降。因无抗拒之意，是以不放鸟枪。其阿吶及吶口尔吥哒之难人，均
被抢剥衣物，裸体牵拉解至台湾城内，四散分派监禁，来往稀少，信息不通，凶
款恶待，旦夕饿死。
究竟阿吶船只难人，共五十七名，除愿在台湾居住汉人一名外，送厦交还者
止有白脸人六名，黑脸人一名，汉人一名，共八名，其余纳尔不达船之二百三十
七名，阿吶船之四十六名，共二百八十三人。据所述先后惨情，或被台湾凶官枉
杀，或因饥饿、恶待在彼苦死，种种凶酷，实情未可推驳。而本公使因念英国官
员，每遇擒获兵民，即行宽恩释放，比之此等凶官所为，天地悬绝。愿众民共
知，是以刊刻布示。惟仰赖大皇帝御听，必秉公答报，庶免后患。是本公使所切
望也。
一千八百四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五日〔1〕
初次看到璞鼎查的告示，熟悉传统朝贡体系下遭风船舶救助制度的读者，是很难相信
达洪阿、姚莹、熊一本有胆量制造这一惨案，但事实却如璞鼎查所言。道光皇帝得知消息
后，下令闽浙总督怡良赴台调查，结果是:
渡台后沿途访察两次洋船之破，一因遭风击碎，一因遭风沉搁，并无与之接
仗及计诱等事。达洪阿、姚莹一意铺张，致为洋人借口，殊属辜恩溺职，请从重
治罪，命革职解交刑部，会同军机大臣审讯。〔2〕
比调查结果更令人感到意外的是，两江总督耆英建议将达洪阿解部审办，道光的决定
是，“自有办理之处，此断不可。英人诡诈勿坠其术中也。即使实有其事，亦当另有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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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宫藏台湾档案汇编》第 167 册，“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五日，清单”，第 132 － 137 页。
《＜清实录 ＞台湾史资料专辑》，第 901 页。
置。”〔1〕 最终的处理结果是“达洪阿、姚莹加恩免其治罪。”〔2〕
这大约是外国遭风漂流民在台湾遭遇的最为惨重的人祸。究其原因，鸦片战争开始，
英国人依靠其坚船利炮，夺取定海，又北上天津，给大清朝野带来极大的压力，因此，无
论从清廷往来奏折，还是民间反应来看，都视西方人，尤其是英国人为仇敌。“两军交战
之时，明攻暗袭，势所必然，加以言语不通，来即拒之，又何能望而知其为难人，不加诛
戮耶?”〔3〕 在这样背景下，达洪阿、姚莹等人面对遭风的英国船只，首先想起的不是传统
朝贡时代的救助制度，而是趁机置来犯者于死地。再说，这样重创英军的机会，对于装备
落后的清军水师来说难得有一回。从道光皇帝最初得到战争胜利消息时的欣悦，到后来对
达洪阿、姚莹加恩免罪等行为，也证明了这一点。其实，处决英国遭风遇难人员，是道光
本人批准的，“览奏均悉。据奏称:英人等罪大恶极，若解省讯办，洋面恐有疏虞，仍请
在台正法。所见甚是，着即照议办理。”〔4〕 至于英国人把这次人道灾难，与鸦片贸易损
失，一同打包列入鸦片战争战后赔偿的范围，则是后话。但这一事件，却实实在在把台湾
遭风船舶的救助模式，从传统朝贡贸易时代，带入了殖民扩张时代。
如果说英国军人遭受这样的惨案，是战争时期的特殊现象，那么台湾生番劫杀西方漂
流民，则是待官方解决的涉及国土安全的重大问题。在以大清为地缘政治中心的朝贡时
代，生番劫杀琉球国漂流民，官方借口生番属 “化外之民”，尚可搪塞了事，至殖民扩张
时代，宗主国和藩属国之间的等级关系不复存在，类似的借口，显然无法平息事态。同治
六年 (1867)三月十九日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致奕䜣的照会称:
为照会事:照得厦门领事官李于二月二十七日咨称:美国商船之水手华人到
台湾府港口，禀知英国领事官云:伊先十余日坐美国船一只，名罗发，往牛庄
去。开船三两日，忽被飓风吹船，船触海礁，以致沉没水底。船主与水手共十四
人，坐三板往台湾极南之海股，耳聆其音名彭流，十四人一齐登岸。彼时困惫之
极，忽有一群土匪突出，将十三人全行杀害。
该水手即行躲避，逃至台湾港口英领事署禀明等语。英领事立刻偕该水手坐
兵船一只，往该地方查验或生或死。兵船主驾两只三板，甫到海滨，尚未登岸，
忽见丛林中放出许多弓箭鸟枪，只伤一人。而被害之十三人所乘之三板，置在沙
岸，形迹显然可见。该兵船回至台湾府，本领事风闻此事，亦往验过等因前来。
本大臣因思此等凶恶之徒，连杀十数命，复逞凶施放箭枪，实属难容。而且
台湾极南之海腰，系险隘之区，历年以来，往来船只遭难者不少，务使该处无危
险之虞。为此照会贵亲王，请速行知该地方官。本大臣即达知本国水师提督，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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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船到台湾府，与贵国官相商前往该地方查办可也。〔1〕
事件发生地，既非彭流，亦非澎湖，而是台湾南部琅峤一带的生番地界。此时的台湾
府，已设有英国领事馆，因此，在英国人的帮助下，美国第一时间掌握了事件真相，美国
驻华公使蒲安臣立即照会奕䜣，并以美国人自己出兵查办相威胁。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朝野的自信心，已无法与道光朝相比，更遑论康乾盛世。因此，
当美国人提出自己出兵解决问题的时候，朝廷不得不派员彻查事件，给美国人一个可以接
受的说法。
厥后李领事、费总兵至台，与吴大廷接晤，经该道将台地生番穴处猱居，不
载版图，为声教所不及，是以设有土牛之禁;今该船遭风，误陷绝地，为思虑防
范所不到，苟可尽力搜捕，无不飞速檄行，无烦合众国兵力相帮办理，或损威失
事，愈抱不安，剀切开导。该领事等均各允服乐从。现仍再饬凤山县会营查办各
等情前来。〔2〕
从闽浙总督吴棠、福建巡抚李福泰所奏来看，台湾道吴大廷在美国领事面前的说辞，
仍然是“台地生番穴处猱居，不载版图，为声教所不及，是以设有土牛之禁”，并极力表
现出认真查办的姿态，生怕美国人觊觎处于生番地界的国土，正如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奕
䜣所云:“并告以生番虽非法律能绳，其地究系中国地面，与该国领事等辩论，仍不可露
出非中国版图之说，以致洋人生心。”
美国人自然不信这一套。“讵于五月十二日美国轮船驶赴傀儡山，有二等带兵洋官一
员，洋兵一百七十名，被生番诈诱上山，从后兜击，带兵官受伤毙命，洋兵被伤者数人。
轮船已驶回上海，出言回国添兵，秋冬之间再来剿办等情。”尽管美国人出兵生番地界，
并未占得任何便宜，但问题显然更趋复杂，正如奕䜣所论:“生番匿处穷山，林深箐密，
即使带兵剿办，非有熟悉路径者为之引进，亦不易得手。倘该国果于秋冬间带兵而来，比
时更难阻其不往。设使洋人受挫，则生番之滋扰益甚。若生番被挫，则洋人难保不别生觊
觎之心，办理更形棘手。”说白了，设有 “土牛之禁”的生番地界，终归不是教化之区，
因此，遇到这类问题时，清政府其实左右支拙。奕䜣想出的办法是:“今吴棠拟令雇觅熟
番，购线筹办，尚为得法。惟事经该督等照会该领事等允为查办，倘所派文武委员及镇道
等，不能豫为熟筹妥办，迁延日久，必致哓渎不休。臣等公同商酌，应请旨饬下闽浙督
抚，严饬该镇道及所派文武道员，迅速购觅熟番，相机办结，不得任令颟顸文饰，庶美国
无所借口，而别衅亦可不生。”〔3〕 即竭力搜罗生活在“中国地面”上，又 “声教所不及”
的犯罪生番，给美国人一个说法，来维持国土之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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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罗妹船上洋被害，系因五十年前，龟仔角一社之番统，被洋人登山杀灭，仅存
樵者二人，以致世世挟仇，心存报复，并非无故逞凶。”〔1〕 生番总在这一海域劫杀洋人，
原因当然不止于此。同治六年 (1867)六月十七日福建台湾镇总兵刘明灯、福建台湾道
兼学政吴大廷奏:
窃考台湾图志，南路凤山县所属，洋面之险、沙汕礁石，触舟即碎者，以琅
峤为最;生番之凶，豺目兽心，见人即杀者，以傀儡山为尤。距凤山县西十里打
鼓口放洋至琅峤，约二百四十里之遥，由琅峤换小舟，登岸东折，迄于傀儡，鸟
道羊肠，箐深林密，自来人迹所罕到，亦版图所未收。我朝设土牛之禁，严出入
之防，所以戢凶残而重人命，用意固深远也。〔2〕
一方面，凶险的航道，在进入大航海时代后有更多的西方商船和兵船在这一海域遭风
触礁搁浅，增加了洋人与生番接触的机会。一方面，易守难攻的地理环境，以及国家法律
监管的缺失，让生番杀人越货的成本很低，有恃无恐。然而，此事暴露出清政府对外洋国
土管理的破绽，很快被强大起来的近邻日本所利用。
同治十年 (1871)十月二十九日，琉球国八重山岛和太平山岛的两只船，遭风进入
台湾府海域，其中来自太平山岛的遭风船只的船员，上岸后误入排湾族领地被生番出草。
闽浙总督文煜等，于同治十一年 (1872)二月二十五日奏称:
窃据署福防同知张梦元详报，同治十一年正月十七日准台湾县护送琉球国两
起难夷松大著、岛袋等五十七名到省，当即安插馆驿，妥为抚恤，一面饬传该国
留闽通事谢维垣译讯……又据难夷岛袋供:同船上下六十九人，伊是船主，琉球
国太平山岛人，伊等坐驾小海船一只，装载方物，往中山府交纳，事竣，于十年
十月二十九日，由该处开行，是夜陡遇飓风，漂出大洋，船只倾覆，淹毙同伴三
人，伊等六十六人凫水登山，十一月初七日，误入牡丹社生番乡内，初八日生番
将伊等身上衣物剥去，伊等惊避保力庄地方，生番探知率众围住，上下被杀五十
四人，只剩伊等十二人，因躲在土民杨友旺家，始得保全，二十一日将伊等送到
凤山县衙门，转送台湾县安顿，均蒙给有衣食，由台护送来省。
这件事与道光十三年 (1833)生番劫杀琉球漂流民的事件，没什么大的不同。因此
文煜对此事的处理也符合常规，没有特别的措施，甚至没有类似防范美国人抢夺台湾岛的
措施。
臣等查琉球国世守外藩，甚为恭顺。该夷人等在洋遭风，并有同伴被生番杀
害多人，情殊可悯。应自安插馆驿之日起，每人日给米一升，盐菜银六厘，回国
之日，另给行粮一个月，照例加赏，物件折价给领，于存公共银内动支，一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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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报销。该夷等船只倾覆击碎无存，俟有琉球便船，即令附搭回国。至牡丹社生
番，见人嗜杀，殊形化外，现饬台湾镇道府认真查办，以儆强暴，而示怀柔。〔1〕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军国主义抬头。原本藩属于中国清政府的琉球，此时已处于中、
日共属的状态。1871 年，日本明治政府“废藩置县”，将琉球王国所属的萨摩藩，改为鹿
儿岛县。也就是说，琉球王国实质上已被纳入日本的地方行政区划体系之中。虽然清政府
并不承认这一变化，但当日本政府以牡丹社事件为借口，寻衅滋事时，清政府对此早有
防备。
同治十三年 (1874)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就将日本兵船停泊厦门之事奏报到朝廷。三
月二十九日，上谕:“日本使臣上年在京换约时，并未议及派员前赴生番地方之事，今忽
到闽，声称借地操兵，心怀叵测。据英国使臣函报，日本系有事生番，并据南北洋通商大
臣咨覆情况相同。事关中外交涉，亟应先事防范，以杜衅端。……生番地方本系中国辖
境，岂容日本窥伺?该处情形如何，必须详细查看，妥筹布置，以期有备无患。李鹤年公
事较繁，不能远离省城，着派沈葆桢带领轮船兵弁，以巡阅为名，前往台湾生番一带查
看，不动声色，相机筹办。应如何调拨兵弁之处，着会商文煜、李鹤年及提督罗大春等酌
量调拨。”在进行军事监控和防御的同时，同治皇帝其实已经认识到现有 “生番”管理政
策的漏洞，才是西方各国觊觎台湾的借口。因此特意强调，“至生番如何开禁，即设法抚
绥驾驭，俾为我用，借卫地方，以免外国侵越，并着沈葆桢酌度情形，与文煜、李鹤年悉
心会商，请旨办理。”〔2〕 同治皇帝想要在政策层面彻底化解在 “中国辖境”内，却生活
着不受国家法律制度制约的 “化外之民”的内在矛盾。
在殖民主义时代，抢占没有归属或归属不明的土地，是西方各国最热衷的 “事业”。
生番地界，乃至整个台湾，自然是各国眼中的肥肉。台湾生番问题，是清政府对其采取
“封禁”政策的结果，至道光朝还没有松动的迹象。道光二十六年 (1846) ，刘韵珂等因
台湾生番献地输诚，请归官开垦一事上折。道光皇帝将此折交给大学士军机大臣会同该部
议奏，会议的结果由道光以谕令方式传达给地方:
该番性类犬羊，裸居崖谷，忽因衰弱穷困，献地投诚，恳请官为经理，恐有
汉奸怀诈挟私，潜为勾引。一经收纳，利之所在，百弊丛生，有非预料所能及
者。此事大有关系，着该都督于明年二三月渡台后，将该处一切情形，亲加履
勘，悉心体察，筹及久远，据实奏明。未奉谕旨之先，不准措办。断不可轻听属
员怂恿，以为邀功讨好，受其蒙蔽，率行议准，致贻种种后患，懔之慎之。原折
抄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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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二十七年 (1847) ，对生番封禁的态度更为坚决:
兹据穆彰阿等公同酌核，以该生番输诚献地，固由不暗耕种，谋食维艰，欲
求内附以为自全之策。惟利之所在，日久弊生，况生番熟番合壤而居，不能不与
汉民交易。倘日后官吏控驭，偶或失宜，即易激生事端。国家开辟边境，计划必
周，与其轻议论更张而贻患于后，不若遵例封禁而遏利于先。所议论自系筹及久
远。未肯迁就目前。且此项番地，旧以土牛为界，乾隆年间，复立石碑，例禁綦
严，自应恪守旧章，永昭法守。该督所请六社番地归官开垦之处，着毋庸议。〔1〕
早在道光十三年 (1833) ，琉球国那霸府六名遭风漂流民就被台湾生番出草，但因两
国存在朝贡关系，因此，清政府既没有赔偿被害人家属，也没有对封禁政策进行调整。美
国漂流民被台湾生番出草，美国人也曾出兵台湾复仇，虽然清政府最终答应惩治肇事生
番，也对美国人可能侵吞台湾的动机预为防范，但仍然没有对封禁政策做出任何调整，直
至各国觊觎生番乃至整个台湾的版图时，清政府才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同治十三年 (1874)四月，随着日本出兵压力的增大，同治皇帝对待台湾生番的态
度变化越来越大。 “番地虽居荒服，究隶中国版图，其戕杀日本难民，当听中国持平办
理，日本何得遽尔兴兵，侵轶入境?”〔2〕 此时，对于生番出草之事，清政府已由原来事不
关己的态度转变为“当听中国持平办理”。五月，当日本兵侵略台湾，进攻牡丹社时，原
本“性类犬羊”的生番，在清政府眼里，有了根本性的转变:“生番既居中国土地，即当
一视同仁，不得谓为化外游民，恝置不顾，任其惨遭荼毒。事关海疆安危大计，未可稍涉
疏虞，致生后患。”〔3〕 为了“海疆安危”才对生番“一视同仁”，显得太过功利，但已经
有了长足的进步。原本拒绝生番归化，现在也敞开了大门:“现据各社番目吁乞归化，即
着该大臣等酌度机宜，妥为收抚，联络声势，以固其心，俾不至为彼族所诱。”〔4〕
同治十三年 (1874)十一月，清政府为了平息牡丹社事件，与日本签订了 《中日两
国台湾事件专约》，赔偿日本五十万两白银，并承认琉球归属日本，日本兵才撤出台湾。
有了这次教训，清政府彻底意识到，对外洋国土管理不够彻底，即对生番长期的隔离和封
禁，才使得西方列强有机可乘。光绪元年 (1875)元月十日，清廷废除不准内地民众渡
台的禁令，招民开垦，并“开山抚番”:
福建台湾全岛，自隶版图以来，因后山各番社习俗异宜，曾禁内地民人渡台
及私入番境，以杜滋生事端。现经沈葆桢等将后山地面设法开辟，旷土亟须招
垦，一切规制自宜因时变通。所有从前不准内地民人渡台各例禁，着悉与开除。
并贩卖铁、竹两项，并着一律弛禁，以广招徕。〔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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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台湾原住民政策的调整，彰显了清政府对外洋国土的重视，虽然 “开山抚番”的
方式，现在看来不无商榷之处，但能够认清国际关系的转变，可谓 “亡羊补牢，为时未
晚”。只可惜在甲午战争后，大清的国力一落千丈，无力保护外洋国土，台湾岛最终被觊
觎已久的日本吞并。
结 论
国际救援，自然需要多国之间的通力协作。作为东亚最大的国家，清政府在朝贡时
代，对海上遭风船舶和漂流民的救援，与其宗主国的地位非常相称。最彻底的救助对象来
自朝贡国，肩负着政治使命的贡船和船员。清政府不仅有常规化的救助措施，且不惜花费
重金，奖励遭风朝贡人员，沉失贡物也无需再贡，修复或重新购买沉失贡船，并指示朝贡
国赦免责任者，以保障朝贡体系的完整性和稳定性。其次是护送中国遭风漂流民回国时，
遭风漂流的外国船只。吕宋国的行为，不仅仅出于人道，而是借机与中国建立贸易关系，
甚至朝贡的关系。对于此类遭风船队的救助，除常规外，最显著的特点是让他们在中国进
行免税贸易，从而达成所愿。救助数量最多的自然是商船，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在本国海域
贸易时，遭风漂流至台湾洋面的。
从遭风外国船只的空间分布来看，来自琉球国的船只数量最多，其次是朝鲜国，吕宋
国排在第三位，日本和越南亦有少量的船舶漂至台湾海域。从时间上来看，漂流民的数量
和来源，都受到每年不同地区的盛行风向和灾害性天气影响，比如，朝鲜和琉球主要是受
冬季盛行风即冬季风向控制，遭风的时间主要集中在每年的九月至次年的一月份，从北向
南漂至台湾海域;而吕宋则受西南季风控制，遭风的时间主要集中在每年的五六月份，由
南向北漂至台湾海域。最主要的灾害天气，是强对流和冷锋天气系统。强对流天气短时间
内让船舶桅杆折断，或船员为了保持船舶平稳主动砍断桅杆，失去动力，而尾舵被浪打
碎，让船舶失去控制，随风漂泊。最糟糕的情况，是强风巨浪让失去控制的船舶触礁撞
碎，船员们只能扶船板在汪洋巨浪中求生。从被救漂流民送回国的方式来看，琉球和朝
鲜，是清政府的朝贡国，因此，被救起的漂流民，大多数都是通过搭乘使臣或贡船回国。
而与福建商业往来频繁的琉球国漂流民还可以搭乘商船回国。吕宋则非大清的朝贡国，几
乎没有官方往来，所以既没有使臣的船舶，也没有朝贡船舶可以搭乘，好在闽南人很早就
下南洋，因此，往来商船不少，方便吕宋漂流民搭乘回国。少量的日本漂流民，政府派员
从台湾护送至厦门，由厦门护送至浙江乍浦港，搭乘商船回国。
由亚洲大陆与西太平洋第一岛链围成的海域，即黄海、东海和南海所在的区域，其本
质上是相当于亚洲的“地中海”。汉语是这一海域的主要交际语言。大国与小国之间，虽
然从表面上看，地位并不平等，但本质上从没有形成大国殖民小国的关系，因此，距离遥
远的岛国吕宋，才会想方设法要加入这一朝贡体系。西方殖民者的出现，使东亚传统的地
缘政治关系和海上国际救助体系，被彻底打破。尤其是在英国入侵后，使原本是大清国通
过海上救助“宣示圣恩，俾该国之人咸知我皇上怀柔怙冒之至意”的区域，转眼间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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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各国相互厮杀的战场。原本被列为“化外之民”，与大陆移民基本上和平相处的台湾原
住民，他们生存的“化外之地”，因其有别于建章立制的 “教化之区”，而成了西方列强
趁机掠取的“无主空间”。清政府被迫改变现状，“开山抚番”，以保住外洋岛屿国土。然
而，清政府的这一举措，固然顺应了国际地缘政治关系的转变，却无法改变自己日趋衰落
的国势。最终台湾还是在大清国的手里，被东亚新霸主日本吞并。
台湾外国漂流民的政府救助制度的变化，如一面镜子，清楚地反映了清代东亚海域国
际地缘政治的风云变化。
作者李智君: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 (福建厦门:361005)
—76—
无远弗届与生番地界———清代台湾外国漂流民的政府救助与外洋国土理念的转变
